
科技导报 2015，33（20）www.kjdb.org

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及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及引用：：文献综述与文献综述与
实例分析实例分析
刘小鹏 1，贺飞 2

1.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北京 100871

摘要摘要 诺贝尔奖得主在理论发现、技术突破和创新发明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引用，推

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文献计量学研究人员通过大量分析诺贝尔奖得主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总结出了各

种特征的知识传播曲线，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来预测诺贝尔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

呦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并不突出，成果也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但其作为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对于医

疗健康工作的影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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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而学术论文被

同行高频次引用是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过程，也是科学共同

体对论文作者的重要认可形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通过分

析获奖人及其成果，总结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某些规律，

甚至希望能预测诺贝尔奖。例如，汤森路透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中科研论文及其引文进行深入分析，遴选

出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每年颁发“引文桂冠奖”，预测在当年或

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精英，自2002年以来已

成功预测了37位诺贝尔奖得主[1]。

1 文献综述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创始人Garfield E.在 20世

纪 70年代就开展了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献计量分析工作 [2,3]。

近年来的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了各种理论或模型，用于分析

或预测诺贝尔奖得主[4]。在科学奖领域，理论发现、技术突破

和创新发明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但这几

类研究的知识传播过程显然会有差异。对 1901—2012年的

19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研究表明，理论发现型高被引

论文的被引频次和比例要大于实验方法型论文，但这 2类高

被引论文的比例又都小于创新发明型论文 [5]。针对 1969—
2011年的68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发现，在相

似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相对于非诺奖得主会有更高的被引

频次和更少的论文数量[6]。

新的科学思想提出后，可能与旧观点发生冲突，也可能

很快被证实，科学共同体能否接受或传播新思想都可以通过

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体现出来。加拿大的Gingras和Wallace分

析了1901—20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得主的论文被

引频次，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据还包括了获得提名的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获奖者的论文被引

次数排名呈现类似于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在授奖时一般

达到峰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

这种趋势差异逐渐减弱[7]。类似的曲线也可以从多位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论文被引数据中得到[8]。刘玉仙等[9]提出

了论文累积被引频次的凹形、凸形和直线3种曲线模型，分别

对应于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几位华裔科学家，反映了

科学知识传播的 3种过程，但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曲线的形状

来判断科学思想的优劣，例如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高锟的引文传播曲线就呈现“S形”。

科学技术在某些行业的开创性应用也是受到诺贝尔奖

青睐的，个别获奖者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可能并不突出。英国

女化学家霍奇金因通过X射线衍射方法得到多种复杂大分

子的精确结构而获得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她在1932—1988
年发表的 180篇论文涉及 5个领域，不同领域的论文数量增

长曲线在各个时期有明显差异，但关于晶体学方法的研究则

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 [10]。刘玉仙等 [11]以华裔科学家高锟为

例，通过样条插值（spline interpolations）绘制了其历年发表论

文的累积被引次数增长曲线。与之前几位华裔物理学家不

同，高锟获奖时论文被引次数的绝对值并不高，但结合光纤

通信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曲线的拐点与重要历史节点

吻合的非常好。作者认为是高锟的原创性研究在行业发展

的关键时刻推动了关键技术的突破，而关键技术的突破会影

响文献引用和新的发表趋势。

科学的发展是多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还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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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因素的影响。尽管文献计量学方法在某些时候具有强

大的预测能力，但连Garfield也承认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不仅仅是根据“客观”数据来进行系统地

预测[3]。由于研究模式和规模的变化，文献数据对诺贝尔奖

的预测能力正在降低。例如在物理学领域，像爱因斯坦这样

能提出颠覆性理论的物理学家已经很难再出现[7]。其他各个

学科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仅仅依靠文献计量工具几乎不可能

预测出诺贝尔奖获奖者。例如，一项针对1983—2012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表明，在 66位获奖者的 76篇标志

性论文中，有10.5%的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5的期刊上，

有61篇论文发表在 JCR分区的一区，有2篇论文的发表期刊

甚至没有进入 JCR分区，部分论文的被引次数还很低[12]。

2 屠呦呦发表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及爱尔兰

科学家 William C. Campbell 和日本科学家 Satooshi Ōmura。
其中，屠呦呦独享奖金的1/2，爱尔兰和日本科学家分享另外

1/2奖金。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指出，“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物，显

著降低了患疟疾的死亡率”[13]。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贝

尔科学奖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所列的屠呦呦获奖的关键性论文是

1981年发表于《药学学报》上的一篇中文论文“中药青蒿化学

成分的研究 I”，屠呦呦是第一作者[14]。1969年1月，屠呦呦在

523项目支持下领导一个团队开展传统中药文献和处方的筛

选工作。根据中文文献的检索，1977年2月，青蒿素结构研究

协作组（屠呦呦是协作组骨干成员）在《科学通报》发表论文

“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首次揭示了青蒿素的

分子结构[15]。1981年10月，屠呦呦在北京代表523项目首次

向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汇报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

成果。随后，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最近几年，屠呦呦和她的

团队一直在坚持做同一项工作：探究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

化学成分及其临床应用。

一项重要的成果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在英语学

术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方面中国科学家并未落后，1979年
屠呦呦在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发表了题为 Anti-malaria
studies on Qinghaosu的论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论文

没有署作者姓名，而是匿名发表。

根据2015年10月9日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中有关疟疾（主题：malaria or antimalaria）和青蒿素（主题：

qinghaosu or artemisinin）的研究论文检索结果发现，青蒿素相

关文章从 1979年开始出现，而在此时间点之后，疟疾研究的

论文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但屠呦呦本人署名发表的有关

青蒿素的SCI收录论文则只有4篇（图1）。
屠呦呦 1982年发表的论文自 1984年起一直被引用，但

每年的引用次数不多；1999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尤其是 2011
年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的论文，则很快受到了关注（图

2）。累积被引次数的变化曲线呈现凸形，说明对屠呦呦的论

文引用可能还会继续快速增长。

图1 青蒿素治疗疟疾相关论文的数量变化 图2 屠呦呦发表的4篇相关论文累积被引次数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从文献计量角度看，屠呦呦所发表的 SCI收录论文数量

极少。加之其刚刚获奖，其论文被引用情况也很难说符合文

献计量学研究者们提出的某一种传播曲线的类型[9]。即使仅

和其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相比，其学术影响力似

乎也毫不起眼。但正如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所述，疟疾等传染

性疾病每年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

痛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13]。在有关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研究

中，发表相关论文较多的国家，除了美国、英国等科技发达国

家，也包括泰国、印度等曾经遭受疟疾影响的国家，发表相关

论文最多的机构是泰国的Mahidol大学。这些都表明青蒿素

的发现与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相互作用，在医学界具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初步检索，屠呦呦自1962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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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或参与发表的 40多篇论文绝大多数刊登在中文期

刊或会议论文集上。前文提到的获得 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

的霍奇金的许多论文也发表在英国本土的期刊上[10]。有研究

表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英语逐渐取代德语成为

科学界的主流语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论文主要发表在

其自己祖国或者美国的期刊上，而在本土期刊上发表论文对

于科学家的早期职业生涯很有帮助[16]。

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一成果始于中国、始于屠呦呦等人，

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例如，Klayman早在1985年就

在Science撰文，全面介绍了青蒿素这一来自中国的抗疟疾药

物，明确指出是中国化学家在1971年从植物中分离出这种具

有明显药效的化合物，并已被成功地用于中国数千名疟疾患

者[17]。该论文也是迄今为止有关青蒿素的论文中被引次数最

高的一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Miller在Cell上专

门撰文指出：“没有文献出版记录，到底谁才是发现青蒿素的

主要贡献者呢？当我们于 2007年着手探究青蒿素研发的历

史时，我们对问题的答案还一无所知。经过深入的调查研

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

究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18]。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14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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